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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涛的心理咨询前前后后进行了

10 次， 虽然阿涛的情绪有过反复， 但好

在制订计划时就考虑到了阿涛的特殊经

历， 因此按照具体方案有条理地实施， 基

本实现了目标。 阿涛的自杀危险等级降

低， 抑郁情绪得到了缓解， 看问题的方式

也不再那样消极。

当然，阿涛的刑期还很长，很可能还会

出现各种问题，仍需要不断关注与重视。

也许有人会问， 像阿涛这种 “罪大恶

极”的人为何还要花那么多心思去开导？完

成他的“心愿”不行吗？一方面，阿涛既然未

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监狱就有责任确保他

的人身安全，接受法律惩罚，服刑改造。

另一方面， 从安全监管的角度考虑，

阿涛是病人， 如若不能解开他的心结， 他

的情绪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琐事而崩

溃， 从而做出极端行为。

心理异常类的服刑人员入监服刑， 给

监管安全带来了新的考验。 这类服刑人员

有这样几个特点： 案情较特殊、 家庭问题

多、 自卑感强烈， 等等。 由于心理异常类

服刑人员通常比较敏感， 因此民警对他们

应当充分接纳， 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心病还须心药医， 只有充分了解这类

服刑人员内心真实感受， 才能找到症结、

对症下药。 作为监狱心理咨询师， 首要要

做的就是与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

循序渐进地探索来访者内心的想法。 尤其

是对犯罪对象特殊、 犯罪手法残忍的对象

更是要特别关注， 随时准备危机干预和心

理咨询的介入。

此外， 在日常生活中若发现自己或亲

友出现抑郁等心理疾病的症状， 切莫讳疾

忌医， 应当尽早寻求专业治疗方式， 避免

被 “心魔” 控制， 做出后悔莫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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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母的爱与愧成了他的“心魔”

B3 大墙故事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管方樑 梁学良

在上海市新收犯监狱的心理咨询室， 一位民警与一名身穿铁窗服的男子正面对面地坐着。 让人在意的是， 这个看起来还算年轻的男子
脖子上有几条明显的刀疤， 而且从进入咨询室开始， 他就低着头不说话， 也不愿直视民警。

“我是监区的心理咨询师， 你是阿涛吧？ 我知道你刚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 我很愿意帮你走出目前的困境， 但是你到底遇到了
什么样的困难， 能告诉我吗？”

这个叫阿涛的服刑人员没有说话， 只是轻轻摇摇头。 民警知道， 他的沉默不语是因为不信任， 也是因为罪孽深重……

阿涛是 2018 年年初到监狱服

刑的， 三十岁刚出头的他犯下的是

故意杀人罪， 被害人是他的父母双
亲。 阿涛因案发时处于反应性抑郁

发作期 ， 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

最终以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死缓，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阿涛出生在上海郊县的农村。 虽然父母

双全， 但阿涛觉得自己的童年并不幸福， 因

为父亲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 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可是阿涛不是个成绩优

秀的孩子， 常因为学习问题遭到父亲打骂。

少年青春期的阿涛越发内向， 不善于表达内

心想法， 或许是童年时对父亲产生的隔阂，

阿涛与父亲的关系始终像隔了一道无形的墙，

父子俩从来没有好好沟通过。

阿涛理解父亲的怀才不遇， 对自己有所

期待的心思， 他也努力想要成为父亲的骄傲。

可是， 阿涛似乎不是读书这块料。 高考失利

更加让阿涛懊恼自责， 觉得无颜面对父母。

但生活还要继续， 那时的阿涛还没有那

么绝望， 他一度对未来有所憧憬， 因为他有

了自己的心上人。 与女友的相识让阿涛感到

幸福， 两人的感情很好， 有过山盟海誓， 也

有过白首偕老的打算。 可是， 阿涛与女友真

的走到谈婚论嫁这一步时， 由于经济条件不

好， 他们的婚事遭到了女友家人的阻挠。 最

终， 这段感情无疾而终， 阿涛还给了女友几

万元 “青春损失费”。

都说情场失意， 职场得意。 阿涛遭受情

伤后曾想过在事业上闯出一番名堂， 以此证

明自己。 他在朋友的怂恿下决定投资经营饭

店， 不料遭到合伙人的欺骗， 投入的资金都

打了水漂， 而这笔钱是阿涛谎称要买房向父

母要来的首付款。

学习、 事业、 情感上的挫折， 加之容易

自我归因的人格缺陷， 阿涛绝望了， 他想不

通怎么会有自己这么没用的人， 年纪不小却

一事无成， 不但不能达成父母的心愿， 反而

成为了父母的负担。 与其如此苟活于世， 不

如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这样的极端错误的情

绪诱导下， 2015 年， 阿涛做了第一次傻事，

他想要跳河自杀。 不过， 他失败了。

经历了这一次生离死别， 阿涛意识到自

己的离开只会使得父母更加痛苦， 在反复思

索后， 阿涛产生了一个更为极端的想法： 与

其一家三口痛苦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如

一起解脱。

悲剧， 就这样发生了……案发后， 阿涛

也曾尝试 “解脱”， 可是都没有得逞。

在阿涛入监以前， 新收犯监狱
的民警就通过相关材料了解到了他

的情况， 知道阿涛在看守所期间就
情绪波动明显， 加上犯罪后巨大的

心理压力， 案重刑长， 民警分析阿

涛可能会产生绝望厌世的心理。 也
是由此， 阿涛到新收犯监狱服刑后，

监狱的兼职心理咨询师与阿涛有了

第一次的接触。

“我是来帮助你的， 不要害怕。 没人会

伤害你的。” 第一次见面， 民警察觉到了阿涛

的抗拒， 于是他一边安慰， 一边递上热水，

“喝点热水暖暖身子吧。”

这个简单的举动让阿涛的内心防线动摇

了， 他犹豫了一会才接过水杯， 终于抬起头

看了看民警， 迎接他的是一个鼓励的眼神。

“我很难过， 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 我

是个多余的人， 我更是个罪人。 我的存在只

会给别人带来灾难， 真是没用， 想死都死不

掉。” 阿涛终于缓缓开口。 在民警的引导下，

阿涛说出了自己的痛苦， 也讲述了自己两次

寻死希望解脱的过程。

谈到父母时， 阿涛哽咽了， 他说自己爱

父母， 如数家珍地回忆父母对他最大的期望

就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 娶一个贤惠的妻

子……

“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 父母的心愿还

有几项是你没有完成的？” 民警温和地问， 阿

涛却沉默了。 “这样好吗？ 在你没有想明白

自己还能为父母做些什么， 或者说完成父母

的心愿之前， 要好好活着。”

“好。” 阿涛看着民警点了点头， 同时答

应民警若是有类似要轻生的想法， 或是感觉

自己情绪快失控时会及时向民警寻求帮助。

这一次心理咨询让民警确定了阿涛的情

绪不稳定， 对各种刺激的反应都过于强烈，情

绪激发后很难在短时间内平静下来， 极易焦

虑、紧张、发脾气。 民警分析，阿涛强烈的情绪

反应会影响他与其他人的交往，容易与人发生

冲突，睡眠不安，容易出现各种心身问题。

通过民警观察阿涛的日常表现情况来看，

他果然在日常改造中沉默寡言， 时常流露出

厌世轻生的想法，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而

且晚上入睡困难， 多梦早醒。

阿涛的种种表现都证明他正处于抑郁发

作期， 为此， 民警专门为他制订了治疗方案。

除了与精神卫生中心取得联系， 采取医生走

访结合药物治疗的方式外， 还配合药物治疗

分别制订了近期和远期心理咨询目标。

民警希望通过心理咨询寻找阿
涛极端行为背后的原因， 调整和改

变阿涛既有的认知曲解， 同时缓解
他内心抑郁的程度， 从而使阿涛能

够接受现实， 重拾人生目标， 尽快

回到正常的改造生活中。 于是， 第
二次心理咨询开始了……

第二次心理咨询的话题从阿涛的父母开

始， 但是这次阿涛和上次一样， 有些抗拒。

民警没有强求， 而是从关心阿涛的生活状况、

睡眠开始聊起。 阿涛松了口气， 如实告诉民

警， 自己总是睡不好， 老是做梦， 梦到很多

小时候的事。

“我梦到小时候读书不好， 父亲恨铁不

成钢就会打我， 但是打完以后父亲还是耐心

地开导我， 帮我温习功课……”

“有一年我还小， 大冬天的， 我发高烧

40 多度。 父亲在厂里加班， 母亲背着我走了

20 里路看医生……”

阿涛说了许多自己的梦， 都与自己的童

年有关， 都和父母的点点滴滴有关。 好几次，

阿涛都以为父母又回到自己身边了， 可当他

开心地睁开眼睛后， 却发现自己是在冰冷的

监房里， 泪水不受控制地从阿涛的眼眶流出。

在阿涛的心目中父亲曾是个很能干的人，

年轻时做过厂长。 然而， 年轻有为的父亲在

一次事故中致残， 再也无法胜任厂长一职，

退居二线。 从此父亲就郁郁不得志， 也将所

有希望寄托在阿涛身上。

阿涛第一次觉得自己没用正是由于高考

失利， 让父亲失望了。 没考上大学的阿涛在

家帮父母一起养甲鱼， 后来， 家里的 8 亩甲

鱼塘都由阿涛打理。 养甲鱼的同时， 阿涛还

去念了成人大专， 只可惜没念完就犯病了。

“养甲鱼也是门手艺， 你挺能干的， 不

像你说的一无是处。 我就不会养甲鱼。” 民警

真诚地说。

没想到会得到表扬， 阿涛诧异地抬头。

民警告诉阿涛， 他与阿涛年龄相仿， 同样也

经历过高考失利， 能够理解阿涛当时的感受，

而且阿涛比起许多同龄人已经非常上进、 能

干了。 民警的话让阿涛若有所思， “你说的

有道理， 从来没有人教我这么看问题。”

第二次心理咨询让阿涛对民警

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 信任在他
心中滋长。 阿涛坦言， 与民警谈心

时他觉得很踏实， 可是回到监房就
会感到莫名孤独。 而且阿涛多梦早

醒的状况没有好转。 民警知道， 这

是因为阿涛心中沉重的负罪感……

抱着帮阿涛宣泄的目的， 民警开展

了后续咨询治疗。

“我记得你说过你是一个多余的人，我不

是很明白，现在你愿意告诉我吗？ ”民警问。

阿涛叹了口气： “有些事当时我不敢告

诉父母， 现在想说他们却已经不在了……”

随之而来的是长时间的沉默， 阿涛似乎是在

回忆过往， 也像是在调整情绪。 民警静静地

耐心等待， 阿涛深呼吸后， 讲述了自己与女

友分手、 创业被骗的经过。

“女朋友不要我了， 兄弟也不要我了，

我感觉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突然 “噗通”

一声， 阿涛跪倒在地， 痛哭流涕， “爸！ 妈！

我对不起你们， 是我没用， 我把你们的血汗

钱都用光了， 可是我不敢告诉你们， 我对不

起你们！”

民警意识到， 阿涛是把对父母的愧疚移

情到了他这个倾听者身上， 他扶起阿涛， 一

面让他尽情宣泄， 一面从正向引导安慰。

“谢谢你， 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现在说出来感觉好过多了。” 阿涛流着泪感谢

民警。

“我能感受到你内心有好多话想对父母

说， 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去诉说。 在结束今天

的咨询前， 我给你布置一个作业： 你可以把

心里话通过日记的方法写下来， 这样你的心

里也许会好过一点。” 民警的建议让阿涛很受

启发， 他开始通过写日记的方式宣泄情感。

不过， 残酷的现实还是让阿涛的情绪时

好时坏。 民警希望能够帮阿涛重新找到精神

寄托， 规划人生目标。

从阿涛的讲述中， 民警捕捉到一个细节：

阿涛杀害父母的 “初衷” 是怕他们无法承受

“白发人送黑发人” 的伤心， 他是爱父母的，

也非常重视父母的感受。 或许对父母的感情

可以激发阿涛 “重生” 的斗志。

“你设想一下， 如果父母在天有灵， 会

希望你怎样面对今后的生活？” 民警问。

“希望我能好好地活着吧。” 阿涛说。

“还记得第二次咨询时我问你的思考题

吗？ 假如给你一天自由， 你会为父母做些什

么？ 现在你有答案了吗？” 民警又问。

“我想我有答案了， 我会好好改造， 为

了我自己， 也为了父母， 我要好好地活着。

如果将来有一天回到社会， 我要去他们的墓

前看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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